
匆匆那年
□丁金香 文/图

■图片故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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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 母亲病逝， 家里债
台高筑， 我不得不辍学在家。 除
了画画 、 写日记 ， 整日郁郁寡
欢。 在家混了一年多， 父亲禁不
住我的 “白吃白喝”， 索性把我
送进玩具厂做了针工学徒， 偏偏
工厂效益不好， 过着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的生活。

没几个月 ， 工厂关门大吉 。
父亲不得不再次托朋友找关系，
于是我又进了小县城当时最红的
毛巾厂成了一名挡车工。 机器的
轰鸣声， 彻底粉碎了我曾经的梦
想。 那一年我19岁， 正是 “为赋
新词强说愁” 的年龄。

或许是逆反心理作祟， 厂里
的黑板报、 织机的白帆布都成了
我随手写诗 、 画画的地方 。 为
此， 我没少挨领导的批评和开剪
（质检不过关的惩罚 ， 一次扣5
元）， 每次发工资， 我都是厂里
拿的最少的。

有一次厂里组织学徒培训 ，
期满让每个人写一篇总结报告。
正赶上县里领导来视察， 没想到
我的总结报告脱颖而出。一时间，
我成为了毛巾厂的“名”人。

也就是那时， 我认识了姚永
翠———一个把潘美辰的歌曲唱得
非常有感觉的女孩。 她是我走上
社会结交的第一个好朋友， 漫长
的人生旅途中 ， 会有多少次相
遇？ 相遇， 即是有缘。 一直不苟
言笑的我， 因为身边有了姚姚而
逐渐变得自信、 开朗。

我和姚姚性情相近， 相交颇
为默契 。 休息时经常一起看电
影， 一起听歌， 一起看我写的文
字， 相互分享彼此的小秘密。 当
然， 免不了工友间的八卦、 抱怨
三班倒的枯燥生活以及食堂的菜
永远没有油水等等。 聊着聊着，
我便有了心事， 善解人意的姚姚
总是一声不响地陪伴在我的身
边。

县里组织 “奉献在岗位” 演
讲比赛， 厂里贴出通报希望职工
踊跃报名， 结果风平浪静， 无人
回应 。 厂长和团支部书记找到
我， 希望我能为厂里争光， 我再
三拒绝 。 却禁不住姚姚的一句
话： “丁金香， 你想一辈子做个
胆小鬼吗？ 你的理想永远只是做
一名挡车工吗？”

一言惊醒梦中人， 我咬牙切
齿地盯住姚姚的脸： “我不会让
你看扁的！” 说起来容易， 做到
却难！ 我一遍遍修改自己写的演
讲稿， 当我因为胆怯想要放弃时
就想到姚姚的话， 我对自己说：
“丁金香， 你不能永远胆小怕事，
你要成长！ 你要做个特立独行的

人！”
经过预赛、 初赛、 决赛三轮

角逐， 我荣获二等奖， 姚姚拿着
我的获奖纪念品， 看起来比我还
要开心 。 如果没有姚姚的激将
法 ， 我还是无法战胜自己的胆
小。 在心里， 我是感谢姚姚的 ，
只是我说不出口。

因为着急赶上小夜班， 我们
几乎是一路小跑， 快到厂里时，
姚姚忽然懊悔起来： “今天是你
值得纪念的日子， 应该拍照留念
才是。” 我说 “算了吧， 明天再
拍， 一样的。” 姚姚拉了我的手
转身就走： “咱们今天就任性一
回， 小夜班不上了， 拍照片去！
晚上去唱卡拉OK庆祝……”

姚姚， 你或许不知道， 我和
你分别二十年的日子里， 我一直
单曲循环听你唱过的 《我曾用心
的爱着你》。 我不知道， 你唱过
的歌 ,我究竟要听多少遍才会疲
惫？ 匆匆那年， 早已嵌进我生命
的扉页。

当姚姚把我们当年所拍的照
片发给我看时， 我的泪水伴着记
忆敞开了闸门……

不倦的母亲
□侯满玉 文/图

■家庭相册

看着母亲晚年满面沧桑的这
张照片， 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母
亲年轻时意气风发、 体格矫健的
身影。 我的母亲永远不知疲倦。
她总是那样， 风风火火地下地，
风尘仆仆地回家， 一进门放下劳
动工具 ， 拢一拢头发 ， 洗一把
脸， 就进厨房给全家人做饭。

为了让我们兄妹学好功课 ，
她轻易不拉拽我们给她帮忙， 总
是一个人忙着锅头案板上的活
儿。 给锅里加水， 灶膛里架满柴
点着。 很有秩序， 一丝不乱。 择
菜淘洗， 和面擀面， 等父亲下地
回来， 馏好的馒头， 炒好的菜，
就一盘盘儿热乎乎地端到桌上。

孩子多母亲就有干不完的
活。 我们兄弟更是爱玩好动， 溜
滑坡攀岩上树 ， 冬天里也是这
样 。 新棉裤上身不久就长了眼
睛———膝盖处磨破露出棉絮。 街
坊邻里称我们是 “费缰绳驴 ”。
母亲一天三晌要上工， 给我们做

衣服鞋袜， 搓棉絮、 纺线织布，
就多在晚上挑灯夜战。 我晚上做
完作业母亲还未睡， 当我睡醒一
觉起夜， 母亲还在纺线。 那些年
还是点煤油灯 。 在如豆的油灯
下， 常常做到很晚才睡觉， 把母
亲熏成了黑鼻头、 熊猫眼。

母亲吃苦耐劳， 不分昼夜 。
我们清早上学， 母亲从土炕的热
灰里或土制的火炉里掏出热乎乎
的烤红薯， 让我们带着路上吃。
这是她在睡觉前就烤熟的。

为了早出工， 母亲蒸馒头常
常不是在晚上睡觉前做熟， 便是
在黎明时分出锅。 她拿一个热馒
头， 夹上油辣椒或葱花酱， 边走
边吃， 算是一顿早餐。 吃完， 遂
带上摘棉花的包袱或其它劳动用
具， 大步流星地下地了。

母亲是大脚板， 有一副健硕
的身体，干活不惜力气，妇女们都
愿意和她搭伴儿。 看到母亲风风
火火地走路，干脆利落地干活，这

个问：“五婶， 你一晌不旷地干活
不累吗？ ”那个说：“咱五婶就是精
神，真能干！ ”

一天放学回家， 大门破例还
锁着， 我就朝地里奔。 马王庙地
块锄棉田的没有几个人了， 母亲
汗水满面地锄地 ， 后背都湿透
了 ， 我见不像生病的样子 ， 就
问： “今儿咋落后了呢。”

母亲停住手里的活儿， 掏出
手帕擦着汗， 微笑道： “我的地
锄完了 。 你玉娥嫂有奶娃回去
了， 我在帮她。” 我问： “你不
累吗？” 母亲说： “帮人是做好
事。 人干活哪儿有不累的， 力气
出了又有了 。” 接着 ， 她又说 ：
“只要你们好好上学念书， 长大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人家说，
瞧那家孩子多出息呀！ 你妈就心
满意足了。”

哦， 我明白了。 母亲不累 ，
原来心中有着一个庸常而伟大的
期冀做动力呀！

表哥的表情
□田翠芝 文/图

□□解解德德利利 文文//图图

神圣的发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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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 至
今， 我家里还保留着一块 “光荣
之家” 的金匾。 我常常为哥哥自
豪， 因为在他的人生里有过十多
年的军旅生涯。

大哥是1978年底入的伍， 哥
哥入伍的那一年， 他才刚刚十七
岁。 本来按照国家政策街道居委
会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工作， 但是
他从小就崇拜军人， 憧憬绿色的
军营生活。 那一年冬季， 正好沈
阳军区来我们这里征兵 ， 在父
亲、 母亲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哥哥自己跑到街道居委会偷偷地
报了名， 父母还蒙在鼓里， 天天
张罗着为他找工作的事。 直到两
个带兵的军人来到我家， 我们才
知道哥哥入伍了。

我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
人， 父亲还是区里的干部， 虽然
有些茫然失措， 但还是尊重儿子
的选择。

哥哥到部队还没有一年， 中
越边境地区形势吃紧， 哥哥所在
的部队就奉上级的命令， 参加了

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战争的最前沿， 哥哥作为

一名神圣的军营发报员， 他每天
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台发报
机， 时刻向后方传来胜利的好消
息 。 战 士 们 个 个 英 勇 杀 敌 ，
捷 报 频传 。 在第二次自卫反击
战中， 哥哥再次亲历战场， 和战
友们一起顽强作战， 经过数小时
的激烈争夺 ， 一举歼灭上千敌
军， 终于占领了高地。 他们的胜
利为兄弟部队的顺利穿插做了一
个有力的保障， 为此， 哥哥荣立
二等功， 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哥哥在部队十年的时间里，
入了党， 提了干， 后来又被送到
部队政治学院进修了三年。 十年
的军队生活， 不但锻炼了哥哥的
体魄， 而且丰富了他的阅历。

1989年转业来到了地方， 在
地方工作二十多年来， 哥哥工作
勤勉， 待人热情， 无论负责什么
工作都力争不出一点差错， 年年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还被授予省
劳模的称号。

山里人实在， 表哥就是山里
人。

表哥70多岁的人了， 骑着个
电动三轮， 跑几十里路， 从山里
家中 ， 到市里来给我送小磨香
油。 屁股刚暖热， 就要走， 非不
在 俺 家 吃 饭 不 可 ， 咋 劝 都 不
中 。 他说 ： “你不用劝我 ， 劝
我也不在这儿吃饭 ， 随我的便
吧。” 他每次来， 都是这样， 让
我过意不去 ， 可也没办法拗过
他。

表哥这山里人 ， 不仅实在 ，
还明事理。 这次来， 说到他大女
儿， 他讲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
大女儿在广州开了一家餐馆， 日
子过得很活便。 春节前， 他大女
儿来电话， 要他的银行卡号， 说
是要给他打些钱。 表哥对她说，
你给他 （外孙） 奶奶打了没有？
你给他奶奶打了， 我就要， 你要
没有给他奶奶打， 我就不要， 我
知道你们家 ， 你当家 ， 可你当
家， 也不能偏心我和你妈， 一碗
水一定要端平。

说这话的时候， 表哥表情坦
坦， 令人心情悦悦。


